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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花女》：

已有10多个中文译本

法国文学在世界文学史上具有举
足轻重的地位，诞生了大量影响广泛
的世界名著。19世纪末，随着《茶花
女》中文版的问世，大量法国文学被
译介到中国，令中国读者眼界大开。

《茶花女》是小仲马的代表作。在这部
作品中，通过风尘女子玛格丽特的形
象，小仲马深切表达了对社会底层人
民的同情与怜悯，揭开了贵族资产阶
级的丑恶嘴脸，鞭挞了彼时资本主义
社会的冷酷无情。无论在情节安排还
是人物塑造上，这部小说都很有特
色，通过一出爱情悲剧，开创了法国
文学“落难女郎”系列的先河。

1899 年，林纾与王寿昌合译的
《茶花女》取名为《巴黎茶花女遗事》，
在福州由畏庐刊行。这个译本让《茶
花女》成为近代中国首部产生广泛影
响的外国长篇小说。紧接着，他应商
务印书馆之邀，翻译了180余种欧美
文学作品。王寿昌先口译，尔后林纾
用文言文加以表述。当译到感人的段
落时，两人常常相对而泣。林纾不懂
外语，但是，他善于与口译者相互配
合。林纾不仅有文才，而且有知识分
子的责任与担当。他曾说：“纾年已
老，报国无日，故日为叫旦之鸡，冀吾
同胞警醒。”康有为在一首诗中曾把林
纾与翻译《天演论》的严复相提并论：

“译才并世数严林，百部虞初救世心。”
鲁迅青少年时代就买过《巴黎茶

花女遗事》。在日本留学时，周氏兄弟
爱读林纾的译著。林译的作品一问
世，他们就迫不及待地跑到书店买回
来阅读。20 世纪 20 年代，刘半农在
欧洲留学期间翻译了剧本版《茶花
女》，他对如何翻译指代女性的第三人
称代词感到困惑。在翻阅各种资料
后，刘半农决定用汉字“她”来指代女
性的第三人称，助推了这个称谓的流
行。从 19 世纪末到现在，《茶花女》
在中国已有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译
文出版社、译林出版社等出版的10多
个中文译本。

《九三年》：

影响几代中国读者

谈到法国文学，不能不提雨果，
这是一位举世公认、爱憎分明的人道
主义作家。他总是站在穷人、弱势群
体、社会边缘人这一边。在《九三年》

里，雨果以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为背
景，为读者描绘了资产阶级和封建势
力在 1793 年进行殊死搏斗的历史场
面。作为进步作家，雨果用热情洋溢
的文字褒扬法国大革命，用华丽的词
汇赞美伟大的灵魂，将法国大革命时
期的阶级矛盾表现得淋漓尽致，使小
说具有史诗般的艺术魅力。

无论是《九三年》，还是《悲惨世
界》《巴黎圣母院》，雨果的每一部作
品都洋溢着浓郁的人文主义氛围。通
过冉阿让、芳汀、爱斯梅拉达、卡西莫
多等人的遭遇，雨果成功颠覆了世人
对美与丑、是与非、善与恶等二元对立
的刻板印象。他笔下的人物跨越不同
时代和不同文化语境，具有广泛而恒
久的魅力。比如，在《巴黎圣母院》
中，中国读者在敲钟人卡西莫多身上
发现了什么是善、什么是美、什么是真
正的爱，爱斯梅拉达则是《巴黎圣母
院》中集真善美于一身的完美艺术形
象。雨果善于塑造个性鲜明、有血有
肉的人物，让读者能够切身感受到主
人公的思想和情怀。

在中国，《九三年》影响了一代又
一代读者。这部作品的第一个完整中
译本出自翻译家郑永慧之手。该译本
在 20 世纪 50 年代共印刷 2 万册，并
在日后一再重印。郑永慧以“较真”的
态度来对待他的每一部译作。儿子郑
若麟曾问他，回顾一生中所译的法语
文学名著，对哪部作品最心仪？“父
亲想一想，回答说，单就翻译前、翻
译中和翻译后在思想上受到的冲击和
影响来看，还数雨果的《九三年》。”

《红与黑》：

中文版里使用了古汉语

19 世纪 30 年代，以雨果为代表
的积极浪漫主义在法国文坛取得决定
性胜利，但不容忽视的是，另一部标
志性的现实主义作品《红与黑》悄然诞
生了。这部小说的作者是司汤达，他
原名马里-亨利·贝尔，生前默默无
闻，然而，他身后的名声不亚于法国
一流的大作家。《红与黑》多次被改编
为戏剧、电影，在世界文学史上产生
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司汤达也因此被
称为“现代小说之父”。通过主人公于
连与德·瑞那尔夫人和玛特尔小姐的
情感纠葛，作者为我们生动描绘了法
国社会的各个层面，尤其是贵族阶级
的生活方式和心理状态。细腻的心理
分析和对当时社会阶层的深刻认识使
得这部小说经久不衰。司汤达敢爱敢
恨，也敢写。去世后，他的墓碑上刻

着这样几行令人过目不忘的字：“亨
利·贝尔，米兰人，活过，写过，爱过。”

在 19 世纪初，拿破仑是法国青
年的偶像。可是，波旁王朝复辟后，
许多法国青年跟《红与黑》中的男主角
于连一样，开始觉得英雄再无用武之
地。其实，这只是一个错觉而已。中
国读者在这部小说中读到了他们想要
的东西，有人读到了 19 世纪法国的
社会，有人读到了爱情，有人读到了
人性中的真、善、美。

在中国，《红与黑》 已有诸多译
本，而这部小说的第一个译者是南京
大学文学院教授赵瑞蕻。“我第一次
晓得斯丹达尔 （司汤达） 和《红与黑》
这本名著是在我的故乡温州，一个美
丽的山水之乡。那时候，我有一个相
知的老师，他很喜欢这部小说，时常
跟我谈论它。晴和的礼拜天下午，我
们……有时坐在沙滩上休息欣赏瓯江
上的晚照，烟霞中的归舟……我们有
时聊天中便转到《红与黑》的故事上头
了……”在《红与黑》译序里，赵瑞蕻
深情地回忆道。20 世纪 90 年代初，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罗新璋在复译这部
小说时，为了还原那个时代的语言，
还在中文版里刻意使用了一些古汉语
词汇，以此来进一步凸显这部作品的
时代感。

《高老头》：

傅雷进行了3次翻译

相对而言，19 世纪的法国小说
对中国读者影响最大，尤其是对 20
世纪 50 年代至 60 年代出生的人来
说。新中国成立后，法国文学对资本
主义社会的描写在中国引起广泛关
注，其中就有巴尔扎克的作品。《人
间喜剧》是巴尔扎克的作品集，涵盖
他创作的 91 部小说，其中，最著名
的有《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等。
他的作品大多以现实主义手法，展现
19 世纪上半叶法国的整体社会生
活，被称为“法国社会的百科全书”。
马克思、恩格斯曾用“超群的小说家”

“现实主义大师”赞誉过他。巴尔扎克
对人物心理的刻画、对社会现象的剖
析，可谓惟妙惟肖，入木三分。他的经
典名言很多，其中一句是：“一个人在
金钱面前是没有面子的。”这句耐人
寻味的话深刻揭示了这样一个社会现
实——金钱成了衡量人的价值和地位
的唯一标准，这也是《高老头》表现的
主题。小说主人公高老头是法国大革
命时期起家的面粉商人，他中年丧
妻，把自己所有的爱都倾注在了两个
女儿身上。但他的两个女儿沉溺于纸
醉金迷的世界，他的爱轻而易举就被
金钱至上的原则战胜了。

在众多译本中，由人民文学出版
社 1954 年出版的傅雷译本得到的评
价最高。傅雷战胜了翻译中遇到的一
系列困难，使译文真正做到了信、达、
雅，让原著的意蕴和神韵在中文世界
里大放异彩。在翻译《高老头》过程
中，傅雷历时多年、先后进行了 3 次
翻译，灵活地权衡了整体与细节之间
的关系。这部作品可以说是其翻译作
品中的代表作之一。

《包法利夫人》：

多位名家倾心翻译

继巴尔扎克、司汤达之后，法国
文坛第三位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是福
楼拜。19 世纪 40 年代，正是资本主
义制度在西欧确立的时期，法国资产
阶级也在“七月革命”后取得了统治地
位。随着工业革命不断推进，法国工
农业在这一时期取得了明显进步。福
楼拜的小说《包法利夫人》刻画了
1848 年资产阶级取得全面胜利后法
国第二帝国时期的社会风貌，被喻为

“浪漫主义的终结、现实主义的肇始”。
这部小说在揭示主人公情感堕落的过
程中，努力寻找着造成这种悲剧的社
会根源。小说的语言精美，风格独
特，堪称法国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

作为巴尔扎克现实主义文学的后
继者，福楼拜更进一步，将现实主义
推向另一个高峰。他创造性地采用一
种冷静客观的写法，也就是作者在创
作过程中完全退出作品，对后世产生
深远影响。左拉认为他是“自然主义
之父”，有人甚至将他视为20世纪法
国“新小说”的鼻祖。

幸运的是，福楼拜的代表作《包
法利夫人》在中国遇到了才华横溢的

大翻译家李健吾。李健吾文辞犀利，
力透纸背，风趣幽默，文采飞扬，通
过手中的妙笔让《包法利夫人》在中国
大放异彩。在《包法利夫人》的中译本
中，翻译界议论最多的分别是李健
吾、许渊冲、周克希的译本。三者的
译文各有千秋，相较而言，李健吾译
本似乎跟原著的贴合度更高一些。众
所周知，福楼拜的行文简约，文从字
顺，朗朗上口。而李健吾的文笔凝
练，寥寥数笔就能把人物形象和场景
勾勒得活灵活现。从这个意义上来
说，人民文学出版社找对了译者，

《包法利夫人》 让福楼拜在中国实现
了一次历史性的奇遇。

《三个火枪手》：

联袂合作出精品

《三个火枪手》，又被译为《三剑
客》《侠隐记》，是法国 19 世纪浪漫
主义作家大仲马的代表作之一。在法
国，大仲马家喻户晓。他的《三个火
枪手》 是一部以 17 世纪上半叶法国
宫廷权力斗争为背景的通俗小说。故
事讲述了主人公达达尼昂与三名火枪
手之间的友谊以及他们与红衣主教黎
塞留之间的斗智斗勇。小说不仅包含
宫廷内斗、风流韵事，还融入了三个
火枪手的冒险经历，这使得故事情节
跌宕起伏，妙趣横生。这部小说译成
汉语后，倍受中国青少年读者的青睐。

郝运、王振孙翻译，上海译文出
版社出版的《三个火枪手》被广大读者
视为最经典的中译本之一。这两位译
者都是著名的法语文学翻译家，对法
国文学有着深刻的理解。他们的翻译
技巧娴熟，语言精湛，能够将小说中
的细微之处译得淋漓尽致。郝运是上
海译文出版社资深翻译，王振孙是该
社编审，两人的合作可谓“珠联璧合”。

《约翰·克利斯朵夫》：

“圈粉”青年读者

20 世纪上半叶问世的长河小说
《约翰·克利斯朵夫》，以德国音乐家
贝多芬为原型，勾勒出一个艺术家为
人道主义理想而奋斗的一生。主人公
约翰·克利斯朵夫在逆境中成长，个
性倔强，又有点轻率鲁莽，但感情世
界极为丰富。为了维护人格独立和个
人尊严，他与周围环境不断发生冲
突。在德国，他反抗封建门第等级观
念；在法国，他反对将艺术市场化、
商品化的残酷现实。不过，他在音乐
中找到了心灵的宁静。通过这样一个
为追求真诚的艺术和健全的文明而顽
强拼搏的人物，罗曼·罗兰表达了内
心深处对人道主义的向往。“《约翰·
克利斯朵夫》不止是一部小说，而是
人类一部伟大的史诗。它所描绘歌咏
的不是人类在物质方面，而是在精神
方面所经历的艰险，不是征服外界，
而是征服内界的战迹。它是千万生灵
的一面镜子，是古今中外英雄圣哲的
一部历险记，是贝多芬式的一阕大交
响乐。”傅雷在译者献词里曾经这样
写道。

《约翰·克利斯朵夫》由傅雷首先
译介到中国。傅雷在抗战时期翻译该
书，可谓用心良苦，也是时代担当的
一种体现。克利斯朵夫追求真理、追
求光明，给身处水深火热中的中国青
年带来了希望与光明。傅雷良好的音

乐素养为翻译《约翰·克利斯朵夫》奠
定了坚实基础，用中文完美地诠释了
这一“音乐小说”的开山之作。

长期以来，傅雷的译本被视为众
多译本中最优秀者，影响了一代又一
代中国青少年。读了这部小说后，有
人被书中那个贝多芬式的“因心灵伟
大而伟大”的人物深深吸引，并从中
发现了人生的航向与生活的勇气；有
人认为这是一部“带电”的小说，具有
惊人的感染力；有人则认为，约翰·
克利斯朵夫波澜壮阔的人生才是真正
的人生。

文学交流源远流长

中法两国地处欧亚大陆两端，虽
远隔千山万水，但文明交流互鉴有史
已久。中国元杂剧《赵氏孤儿》是公认
的最早译介到法国的文学作品之一。
1734年2月，法国巴黎的《水星杂志》
首先发表了《赵氏孤儿》的片段译文，
第二年，全译本在巴黎出版的《中国
通志》中刊出。该书由巴黎耶稣教会
教士杜赫德编辑，剧本译者是法国传
教士马若瑟。后来，18 世纪法国启
蒙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伏尔泰
将其改为五幕剧，并改名为《中国孤
儿》。这部剧作一经公演，便获得巨大
成功。19 世纪初，法国汉学从传教
士汉学发展为专业汉学，法兰西学院
院士儒莲于 1834 年对《赵氏孤儿》进
行了重译，从而弥补了唱词与唱腔因
翻译而带来的不足。此外，《道德经》
和《孙子兵法》在法国的影响力也非常
大，因为这两部作品短小精悍，字字
珠玑，最能代表中国的古老智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学不断
“出海”，法国出版机构也持续关注中
国文学发展的动向。近年来，法国读
者开始把目光从鲁迅、巴金、郭沫若、
茅盾、老舍等人转向新一代作家。莫
言、毕飞宇、池莉、韩少功、贾平凹、苏
童、刘震云等人的作品在法国知名度
日益提高。譬如，余华的作品受到

《解放报》《费加罗报》等法国主流报刊
关注。2010 年，毕飞宇的《平原》法文
版摘得法国《世界报》文学奖。从 2012
年10月公布诺贝尔文学奖获奖名单，
到当年12月莫言赴斯德哥尔摩领奖，
法国媒体围绕莫言的文学创作刊发
100 多篇报道。《世界报》对莫言作品
语言风格给予充分肯定：“这种语言懂
得在自我重新创造的同时，保持了对
自身的忠实。”近年来，中国作家莫
言、铁凝、韩少功、余华、李锐、毕飞宇
先后荣获法兰西文学艺术骑士勋章。

中法文化交流的辉煌成绩，背后
是一代代翻译家的共同努力。傅雷、
罗大冈、柳鸣九、罗新璋、郭宏安、何
如、许渊冲、郑克鲁等人在这一领域作
出了突出贡献。有人说，只有不朽的
原著，没有不朽的译著。但是，翻译
家通过语言溯源、文化溯源，总能找
到应对之策，并在直译和意译之间求
得平衡。中国作家毕飞宇坦言，在这
些翻译家的译著里发现了文字表达的
方式，学会了文学创作。

千古文脉一华章，书籍里沉淀着
文化，沉淀着思想。法国文学犹如一
面镜子，能够让我们观照对方，也能
让我们从中照见自己。从这个意义上
讲，用文学来架设东西方文化交流的
桥梁是历史，也是现实，更是未来。

（作者系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教
授、南京大学法语系学科带头人、中国
翻译协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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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习近平主席对法国进行国事访问，
有这样一个镜头令人印象深刻：当地时间5月6
日下午，在巴黎爱丽舍宫，习近平主席向法国总
统马克龙赠送多部中国翻译的法国小说，其中
有雨果的《九三年》、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司
汤达的《红与黑》、巴尔扎克的《高老头》、小仲马
的《茶花女》、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罗曼·罗
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这些文学名著带
着东方墨香，跨越千山万水，回到了自己的出
生地。

作为东西方文明的重要代表，中法历来相
互欣赏、相互吸引。从法国启蒙思想家对中华
文化的倾慕，到中国人民对法国文化巨擘的熟
稔；从150多年前法国人士参与建设福建船政
学堂，到上世纪初中国青年赴法负笈求学……
中法两国文脉相连，文明交流成果交相辉映。
书籍，沉淀着文明，让远隔山海的读者可以在
饱含人类生活悲欢离合的字句间，读懂一个国
家、一个民族的精神、品格、信念和胸怀。下
面我们就来看看这些被精心挑选的小说讲了什
么故事、在中国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林纾、王寿昌合作翻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法国文学名著。

▲部分法国经典小说中译本。


